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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续薪:孙念礼中文古籍保护工作考述

□凌一鸣∗

　　摘要　美国汉学家孙念礼曾经长时间负责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

方图书馆的中文古籍工作.孙氏与瑞希莱克Ｇ罗斯、义理寿、葛思德等合作,完成了该馆的早期古

籍编目与典藏工作,为该馆成为北美地区中文古籍收藏乃至汉学研究的重镇奠定了基础.在其

积极促成与配合之下,王重民在葛思德东方图书馆进行了古籍审查与编目,开创了该馆合作编目

的传统.通过整理普林斯顿大学所藏孙氏书信、档案及各版本葛思德东方图书馆古籍目录,可以

发现其工作的内容、方法与模式,并对海外古籍保护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具有参考性的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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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念礼(NancyLeeSwann,１８８１－１９６６年),号
敬卿① ,是２０世纪早期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汉学家之

一.她师从印刷史研究巨擘托马斯卡特(Thomas
FCarter,１８８２－１９２５年),并于１９２８年获得哥伦比

亚大学中国史博士学位.孙氏曾数次来到中国修习

和工作,对中国学术与文化有深刻的理解,其博士论

文«班昭传»(PanChao,ForemostWomanScholar
ofChina)出版后[１],在国内外学界均产生了较大影

响[２].她所翻译的英文版«汉书食货志»得到了包

括胡适、杨联陞在内的中国学者的认可.作为美国

第一位取得中国史博士学位的女学者,孙念礼以其

卓越的学术成就被人铭记,杨联陞称赞其研究“对理

解中国经济史有重大贡献,对研习中国历史的

学生来说是必不可少的”[３].
尽管更多的是作为汉学家被人铭记,但在孙念

礼职业生涯的很长一段时间,图书馆工作者与管理

者才是其主要的身份.孙氏曾供职于加拿大麦吉尔

大学葛思德华文藏书库(又译作葛思德中文研究图

书馆,以下简称葛馆)与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及

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以此为前身发展

而来的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如今已经成为北美

藏书量最大、声名最著的东亚图书馆之一,并滋养了

该校成果斐然的汉学研究.作为葛思德东方图书馆

的早期馆长(１９３２－１９４８年任职),孙念礼的有效管

理与积极沟通,为该馆最终取得今天的地位作出了

不可磨灭的贡献② .然而由于发展初期的特殊环

境,孙念礼不仅承担了葛思德东方图书馆的管理工

作,同时介入到了该馆古籍保护的具体工作中去.
她与葛思德、义理寿等人频繁沟通、密切配合,在远

隔重洋的条件下合力对该馆藏书进行细致的清点、
编目与典藏,不仅接收了从中国运来的葛馆藏书,还
参与了该馆书目的初步编制工作.此外,孙氏还积

极促成当时在国会图书馆工作的中国古籍专家王重

民来普林斯顿大学进行古籍书目审查与编目,为此

后该馆古籍编目的国际合作传统开创了先例.

１　葛馆发展简述

葛馆的中文古籍收藏是以藏书家葛思德的个人

收藏 为 基 础,逐 步 建 立 并 发 展 而 成 的.葛 思 德

(GuionM Gest,１８６４－１９４８年)是美国葛氏工程公

司(GestEngineerCompany)的创始人.他因患有

眼疾,在好友义理寿(IrvinVanGillis,１８７５－１９４８

∗ 凌一鸣,ORCID:００００Ｇ０００１Ｇ７０９９Ｇ５１２８,邮箱:zero１ming＠１２６．com.

① 据孙念礼名片,藏于Box４１２,MuddManuscriptLibrary．

② 参见PerushekDE．NancyLeeSwannandtheGestChineseResearchLibrary[J]．JournalofEastAsianLibraries,１９８５(７７):１６－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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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引介下接触到中医,并于１９２５年起开始大规

模购买中文古籍.
为了寻找适合存放和管理藏书的场所,葛思德

与时任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图书馆馆长格哈德洛默

(GerhardRLomer,１８８２－１９７０年)取得联系并进

行协商,最终达成一致.１９２６年,葛思德华文藏书

库(GestChineseResearchLibrary)正式成立,该馆

的第一任馆长是德国人罗伯特瑞希莱克－罗斯

(RobertdeRésillacＧRoese).据瑞希莱克－罗斯于

１９２９年所作的报告“葛思德华文藏书库资源采访与

活动(１９２８年５月１日－１９２９年５月１日)”中提到

“新购入书籍的鉴定工作目前由孙念礼女士与C．B．
Kuei负责”.该馆当时在馆的常驻工作人员,除罗

斯本人外,仅有孙、Kuei二人.

C．B．Kuei,在目录中也误写作B．C．Kuei,罗斯

提到他曾经是哥伦比亚大学中文系的图书馆员,是
其于１９２８年７月所聘用的.今考其人,当为中国图

书馆学家桂质柏(１９００－１９７９年),他曾经于哥伦比

亚大学与芝加哥大学获得图书馆学硕士与博士学

位,１９２８年起短暂供职于麦吉尔大学,１９３０年即离

开葛馆,１９３１年回国[４].
在桂质柏离职后,葛馆在人员上并未得到补充.

据罗斯介绍,截至１９３１年１１月,该馆的主要工作团

队包括“总图书馆馆长格哈德洛默,在北京的合作

者义理寿,前华北联合语言学校研究员孙念礼,一名

麦吉尔大学的中国学生(主要负责在目录和索引卡

片上题写汉字),馆长瑞希莱克－罗斯”[５].其中常

驻葛馆者仅有罗斯与孙念礼二人.
截至１９３６年,义理寿为葛馆购得了逾４０００种

中文古籍,近１０万册,基本完成了葛馆中文古籍的

采购工作.

１９３６年,葛思德与麦吉尔大学结束了合作,并
与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及普林斯顿大学取得了

联系.经过协商,是年１０月,葛馆正式从加拿大蒙

特利尔迁往美国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①.此后,该
馆进入普林斯顿大学的图书馆体系.

迁往普林斯顿以后,葛馆的英文名从“TheGest
ChineseResearchLibrary”改为“TheGestOriental
Library”,中文官方名称从“葛思德华文藏书库”改
为“葛思德东方图书馆”(以下仍简称葛馆).在

１９３６年１０月３０日孙念礼给义理寿的信件中,解释

了改名的原因:“我们把中文名中的‘华文’换成了

‘东方’我希望以后日文和韩文书籍将会在我馆

出现,从而使我馆真正成为该区域研究的核心”[６].
孙念礼本身就是研究者与汉学家,其中文古籍工作

的最终目的,是推动以葛馆藏书为中心的东亚研究

的发展.她对于该馆未来发展的规划,也是从中文

收藏这个中心出发,逐渐扩展到整个远东地区,目标

是成为名副其实的研究性图书馆,而如今该馆的现

状也印证了其设想.

２０００年,图书馆正式更名为“东亚图书馆及葛

思德文库”(TheEastAsianLibraryandtheGest
Collection),简称东亚图书馆.

２　孙念礼古籍工作概述

１９２８年６月,孙念礼受聘于麦吉尔大学,她最

初的工作是协助瑞希莱克－罗斯对葛馆藏前３００号

书籍进行重新编目,编号８１８－１０２９则由孙念礼独

立承担,医学类书籍由孙念礼及桂质柏所编目录进

行核查修改,自此开始了其近２０年的古籍工作.其

主要成绩体现在参考资料编纂、古籍编目、古籍典藏

等各个方面,下以时间为主线作一概述.

２．１　参考资料编纂

葛馆建立初期,所有书籍均采用中国传统装帧,
函套背面贴签,标签内容包括:分类号、索书号、书名

罗马拼音、毛笔题中文书名、英文书名简称、作者名

罗马拼音、作者中文名、版本、出版年、函套编号(如
函套不止一个).据目前普林斯顿大学所藏档案,截
止１９２８年１１月１０日,第一批古籍的分类与清点工

作已经完成,并制成表格②[７].据该表显示,此时对

所到书籍的分类虽基于四部分类体系,具体类分尚

很粗疏.比如杂记(Miscellaneous)重出于史部与子

部;子部的批评类(Mis．Cristicisms)、阐释类(ExpoＧ
sitions)、写作类(ClassesofWriting)指向不清晰;子
部的小说类(NovelsandOthers)与异闻类(Strange
Occurrences)界限不明;集部则更为含混,如引入美

文(BellesLettres)这一法语用词涵盖骈文、时文等

文体.这些处理方式,都可以看作是这一阶段的权

宜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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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葛思德东方图书馆与普林斯顿方接洽乃至最终搬迁成功的经过

参见:何义壮．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与葛思德文库[M]//周

欣平．西学东渐:北美著名东亚图书馆１８６８－２００８．北京:高等教

育出版社,２０１２:１１９－１３２．
此清单名为丛书清单,实际上包括葛馆当时所有在馆中文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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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此种情况,加之当时信息交流条件的限制

及东西方的文化差异与隔阂,孙氏初涉古籍工作时,
面临了巨大的困难.考虑到当时海外中文古籍整理

工作者可以获取的辅助材料相当有限,孙念礼在入

馆初期(１９２８－１９３１年),自制了一系列参考资料,
为更深入的中文书籍编目工作作准备.

(１)«主题论文清单»[８].约编于１９２８年.此清

单以首字母排序,收录了北美可见所有关于汉学与

中国研究的论文,实际上是一部简略的主题论文索

引.搜罗了当时 用 英 文 撰 写 的 关 于 中 国 历 史 的

论文.
(２)«中国文学参考书目»[９].约编于１９２８年.

此目收录２５部西方人所著的中国文学研究参考书,
包括翟理斯(HerbertAllenGiles,又译作翟理思、翟
理士,１８４５－１９３５年)的«古今姓氏族谱»[１０]、伟烈亚

力(AlexanderWylie,１８１５－１８８７年)的«中国文献

纪略»[１１]等西方汉学家常引用的工具书.
(３)«蒙特利尔麦吉尔大学中文研究图书馆复本

清单»[１２].编于１９２８年１０月１日.核其内容,实为

据罗斯目录所编的一份复本书目录,全目按经、史、
子、集编排.每条记录包括分类号、书名、作者、内容

简介、罗斯目录编号、卷数、出版年、册数等项目,信
息与罗斯目录基本一致.确定馆藏复本清单的目的

除了摸清馆藏以外,还为购入新书作准备.
(４)«图书集成函套测量表»[１３].编于１９２９年９

月１８日.此表对到馆的«古今图书集成»每函书的

函套长、高、宽进行了测量统计.原稿为打印稿,孙
氏在其上用铅笔标注出哪些函套完好,哪些破损,破
损情况如何.

(５)«葛思德中文研究图书馆藏书册数表»[１４].
约编于１９３１年.此表同样据１９２７年９月１日所编

目录统计,包括１－１９４８号,近２０００部书.表格并

不仅仅统计册数,每页还标注了“宋本”“元本”“明
本”及“内府刻本”四种版本类型,同时承担了册数统

计与版本统计的功能.由于义理寿彼时在中国购

书,书籍不断越洋寄到葛馆,及时的册数统计对于财

产管理意义重大.

２．２　参引注释

为了进行馆藏编目工作,孙念礼利用各种参考

书与自编资料,对馆藏古籍进行了逐步的审核,并完

成了大量的参引注释工作.
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现藏古籍中依然夹有

许多孙念礼所作的笔记与注释.如清嘉庆十七年

(１８１２年)江都秦氏琳琅仙馆刻本«月令粹编»(现索

书号B１５７/１５３),内封后夹有孙氏手书便签,上书

“１８１２/伊秉绶/ChineseBiog．p２２７/１７５４－１８１５”.
按该书内封原镌:“嘉庆十七年/月令粹编/汀州伊秉

绶题”.可以推论,孙念礼查得嘉庆十七年为１８１２
年,并通过工具书ChineseBiog 第２２７页查得伊秉

绶的生卒年为１７５４－１８１５年,而这些工作也体现在

了葛馆所藏的孙氏所作目录注释中.ChineseBiog
为臧励和等所编的«中国人名大辞典»,该书初版刊

于民国十年(１９２１年)六月,是当时最为权威的中国

古代人名工具书之一.又该书序前夹签:“SsuKu
vol．２０chüan６７”,“SsuKu”指«四库全书总目»,
“chüan”指卷.该书为秦嘉谟所辑,成于«四库全书»
之后,孙氏注“四库第六十七卷第二十册”,并非指此

卷中对该书有著录,而是指«四库总目»第六十七卷

为“时令类”,意图在于从四库分类中找到此书应归

何类.又«月令粹编»总目末叶与图说首叶之间有夹

签,书 “蔡 邕 chüan２４ChineseBiog,p１５３１;Giles
p７５３/陈 元 靓 of Sung Dynasty;Chinese Biog
p１０６４/２０illustrationswithexplanation”,除«中国

人名大辞典»外,还提到工具书代称Giles,即上文所

及汉学家翟理斯所著«古今姓氏族谱»(又译为«中国

人名大字典»),今核查原书页码及内容,孙念礼所用

的是１８９８年版.该版本«古今姓氏族谱»是孙念礼

及其前任瑞希莱克－罗斯核查中国古人信息的主要

工具,在当时北美各中文古籍收藏单位中也均得到

了使用.孙氏还在夹签中注出该书«图说»的数量与

内容构成.此外,如遇有关某书出版时间与写作时

间的干支纪年,孙氏也会予以标明.凡此种种,可见

其书中所夹笔记之内容与形式.
上述这些笔记体现了孙氏的考证过程,而她所

得出的结论与结果最终都体现在为馆藏１－３００、

８１８－１０２９号书籍所作的编目中.需要指出的是,
孙念礼的古籍编目工作大多是通过与义理寿的合作

实现的,后文将详细说明.

２．３　古籍典藏

孙念礼所做的古籍典藏相关工作,主要体现在

古籍清点和排架两方面.

１９３０年后的一段时间,由于种种原因,身为馆

长的孙念礼并没有其他常驻工作人员相助,甚至有

一年时间没有任何报酬.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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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需要进行编目以外,还要对馆藏图书进行清点

上架,对义理寿从北京寄来的新购书籍进行统计核

对,并对尚未运往葛馆的义理寿新购书籍进行登记.
义理寿就每月购书情况向孙念礼进行报告,目前普

林斯顿大学藏有其报告原稿,每份报告有其钤朱文

方印“绥和阅过”①或签名缩写“IVG”.下以１９３１年

３月３１日清单为例,略见其例:
收购:第１０批(LotX,第３８４－４２１号)３８部

４１１册

北平存书

１９３１年２月２８日原有:７７９部　１００３８册

购得:３８部　４１１册

总计:８１７部　１０４４９册

明代佛经　５０８册

图书馆藏书总量

１９３１年２月２８日原有:１１３３４２册

购得:３８部　４１１册

总计:１１３７５３册[１５]

所谓“北平存书”指的是义理寿已经购入且尚未

寄往葛馆的书籍,“图书馆藏书总量”指的是包括北

平存书在内的所有书籍.这样的实时更新,是为了

保证两地分存的藏书在数量上不至淆乱.目前可见

的孙氏档案中,不同类型、不同时期的清单多达３０
余种.这虽然是属于财产清册的范畴,却直接关系

到葛馆藏书典藏与编目工作的准确度与效率.伴随

着清点工作进行的是上架工作,孙念礼在给义理寿

的信中曾提到“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１７日,我按照分类重

新整理上架了馆藏书籍”[１６].

１９３６年,随着葛馆的搬家,孙念礼开始了在普

林斯顿的工作,并延续着与中文古籍相关的活动,重
心逐渐从具体编目向典藏管理偏移.由于葛馆藏书

逐步从加拿大运往普林斯顿,孙念礼需要对在馆书

籍进行重新清点排架.与之前一样,她首先需要保

证书籍没有遗失.因此这段时间内,她在与葛思德

及其女儿的通信中多次确认书籍是否已送出或抵

达.此后,她试图借此机会改变葛馆的排架方式.
在其于１９３９年７月２８日写给葛思德的信中提到

“我们正准备把所有北京运来的书进行点查并依类

上架.由于不是每部书都有注释,而书上的一些小

记号在路上被撕掉,所以我正试着把这些书按照义

理寿 长 官 给 予 的 葛 思 德 号 (GestNos．)进 行 排

序”[１７].从此葛馆藏书开始按葛思德号(即现该馆

索书号的前身)排序,这既是为了更快找到藏书,也
是与此时义理寿正在编纂的葛馆索引相配合,而协

助义理寿编出比较完整的馆藏目录与索引则是孙念

礼此时古籍工作的中心.

３　古籍编目

３．１　注释对话

古籍编目是图书馆古籍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

孙念礼最为重视的环节.从实现形式上来说,孙念

礼的编目活动是在与义理寿的跨洋合作中实现并完

善的,具体表现为两人间的注释对话和通信往来.
虽然瑞希莱克－罗斯为葛馆历史上首位馆长,

但是义理寿常常被认为是葛馆真正的核心人物.义

理寿身兼包括退伍军人、外交人员、工程师甚至情报

人员在内的多重身份.在正式承担为葛思德购书的

任务后,身在中国的他就开始与葛馆负责者进行长

时间的协作编目.约于１９２８年,瑞希莱克－罗斯随

函把已编目录寄给了义理寿,义理寿做了大量注释

后寄回,馆方再寄回时,加上了三位署名人对义理寿

的回应,分别为“罗斯注释”(RoesesNotes)、“江亢

虎注 释”(HusNotes)、“孙 念 礼 注 释”(Swanns
Notes).除了自己和孙念礼以外,罗斯还邀请了江

亢虎参与馆藏编目审查.江亢虎(１８８３－１９５４年),
原名绍铨,号洪水、亢庐,是民国时期政坛、文坛上非

常活跃的人物,１９３０－１９３３年在麦吉尔大学任教,
曾参与美国图书馆的中文古籍建设②.但此后其并

未继续参与馆藏编目.
义理寿与孙念礼通过对初版目录进行注释展开

对话.义理寿对收到的目录进行逐条审查,完成注

释后,发往加拿大,由孙念礼据以逐条核对原书,并
予以反馈.初版注释主要针对明显的基本错误,如
韦氏拼音③拼写错误、汉字错误、分类错误等,孙念

礼一般予以认可并使用.第二版注释则更多关于内

容乃至版本等更深入的信息.孙念礼将义理寿的注

释与罗斯目录进行逐条对照,并核对原书、查阅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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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义理寿字绥和.
参见:郑锦怀．中国现代图书馆学人对美国汉学的３种贡献[J]．
图书馆建设,２０１３(９):２７－３２．
韦氏拼音(WadeＧGilesSpellingSystem),又称威氏拼音、威妥玛

一翟理斯式拼音,是一种在英文中用罗马拼音拼写中文读音的

音译系统,由威妥玛(ThomasWade,１８１８－１８９５年)创制,翟理

斯改良.因其适于欧美发音习惯,被广泛使用.直至２０世纪

７０、８０年代才逐渐被汉语拼音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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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书,以确定正确著录为何,并对义理寿注释作出

回应并由图书馆寄回.义理寿再根据孙念礼所作的

回应与修改进行反馈,是为第三版注释.据义理寿

于１９４１年７月２日寄给孙念礼的信,他于１９３０年５
月２０日把当时目录中的所有问题汇总寄给了瑞希

莱克－罗斯[１８].此即为义理寿的最终版注释.
如第２０５号书籍,在罗斯目录中原著录为:
樊南文玉奚生诗合集

FanNanWenNiochishêngshihhechi
是书可能为明代李商隐与饶相二人作品合集,

附有清代钱振纶、钱振常的评论.
义理寿１９２９年１月３１日所作初版注释为:“此

条标注与描述应完全重做.如果应附上韦氏拼音,
那么玉字毫无疑问应该是 Yü,而非 Nio.此外,这
并不是不同作者的合集,如果我没说错的话应该是

同一个作者的作品集”.之后义理寿又寄回了第二

版注释:“由于未看到原书,我很难作出判断,但是我

相信该书的题名应为 YüＧchiＧshêngshihchienchu
& wênchienchu«玉溪生诗笺注»及«文笺注»,由冯

浩编”.孙氏对义氏的注释十分惊叹,在其帮助下两

次修改.
经过修改,孙念礼更正书名为«李义山诗文全集

笺注»,增注了编者冯浩,并查核«四库全书总目提

要»«八千卷楼书目»«书目答问»以及馆藏２０４号书,
以确认该书作者、编者.此外,又丰富了该书的著录

项目,原目此书仅有书名、书名拼音、作者及内容四

项,孙氏补充了参考文献、子目、函套数、册数、尺寸、
纸张类型.而出版时间从缺,则体现了孙氏的谨慎

态度.在她的注释中,对这部书的出版时间做了大

量考察工作,除记录该书前序署“乾隆二十八年”,还
记录序后又署“乾隆四十五年庚子秋日重校付梓不

更序”,又卷首冯浩识语落款时间“嘉庆元年”.孙氏

斟酌再三,又请教义理寿,义氏也无法确认,遂终定

为“无出版时间”①.这也是孙氏编目的特点,无法

确定版本者,即录其相关信息,而出版时间与出版者

则付之阙如,不妄下定论.

３．２　通信往来

在以注释的形式对早期目录进行修订后,通信

讨论成为两人交流编目问题的主要形式.在通信

中,孙念礼提出对义理寿目录具体著录的疑问,与义

氏进行探讨,两人保持了长达１０余年频繁的书信

讨论.

在一段时间内,远隔重洋的两人是以每周两函

甚至每日一函的频率互通有无的.由于路途遥远、
时局不安等原因,寄出的信件要一个月才能收到,所
以几封时间连续的信件在内容上往往是互不相关

的.孙念礼拟好信件内容后,立即打印并录副本妥

善保管.
一般来说,义理寿随信附有地址贴签,上面印有

“三等文虎章/义理寿/北平地安门外东不压桥东胡

同口口袋胡同一号电话东局一五九零号”,供孙念礼

回信时贴于信封.因义理寿具有多重身份,并承担

军职,孙氏在信中一般称呼其为“长官”(Captain
Gillis或CommanderGillis),义理寿则称孙氏为博

士或小姐(Doc．Swann或 MissSwann).
经过注释上的切磋,义氏对孙氏的学养有了一

定了解,认为她的能力和态度足担此任.他们常常

就一个小问题进行细致讨论,如１９３０年１０月２３
日,义理寿致孙念礼信中提到,第１１６０号书,义理寿

原目作“洴”,孙氏考察原书,更为“汧”[１９].今核是

书为康熙五十一年(１７１２年)刻本«墨池园文集»(现
索书号 D４３/１１６０),卷端署“长洲顾汧芝巗著”.孙

氏恐“汧”为异体字,于是翻查«中国人名大辞典»,确
认此人身份及该字的正确写法.义理寿一方面对孙

念礼的谨慎持赞赏态度,一方面对各种工具书均抱

以怀疑态度.他对书籍信息的判断,是以原书为基

准的.孙念礼则不完全如是,她认为原书中也存在

很多不可靠甚至有意作假的信息,故而对于所有可

疑之处均进行标注.在其用墨笔所书的目录底稿

中,可以看出她对原目录很多照录之处提出质疑,并
在定本目录中予以删除.而同信中义理寿又提及

１２８５号书中有“shenchilotienweiwushih”这一

段意义不明的语句,今核是书为乾隆三十一年(１７６６
年)«凝园读易管见»(现索书号 A１１/１２８５).义氏信

中的拼音,实为著者名“慎斋罗典徽五氏”.核诸馆

藏义理寿所编目录,作者项作“五氏”,并注“慎斋罗

典徽”,义理寿是把“慎”“斋”“罗”“典”“徽”理解成了

五个姓氏,是书就变成 了 五 人 合 作.今 按,罗 典

(１７１８－１８０８年),字徽五,号慎斋.孙念礼用铅笔

改为:“(慎斋)罗典(徽五)”,“慎斋”二字下注“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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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今核馆藏二本,所谓“馆藏２０４号”为清乾隆四十五年(１７８０年)
德聚堂刻、嘉庆元年(１７９６年)增刻、同治七年(１７６８年)修补本,
然２０５号无同治七年重修跋,且不避道光讳.详加比较,两者版

式相同,但非同版,２０５号应为后刻,当据嘉庆元年增刻本重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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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五”二 字 下 注 “字”,改 “斋”字 拼 音 “chi”为

“chai”,并注明了自己改写的依据为«中国人名大辞

典»第１７４８页.可见孙念礼虽然尊重义理寿的意

见,但是并不盲从,馆藏义氏目录中铅笔笔记均为孙

念礼校核过程中所做的修改.

３．３　讨论焦点

在义理寿、孙念礼两人的探讨中,有几个耗费最

多精力的焦点问题:韦氏拼音的拼法、不同字形的使

用及藏书印的识别.
上引例中,保留了书名、作者的韦氏拼音拼法,

这也涉及中外收藏单位中国古籍著录中的一大区

别:拼音问题.拼音的拼法是国内的编目工作者大

多数时候不需纠结的基本问题,却是非汉语母语的

中文古籍编目工作人员必须解决的问题,有时甚至

是需要反复争论的难题.即使义氏与孙氏均为对中

国学术文化有深入了解的学者,确定汉字读音依然

是他们来往探讨中的重要话题.例如１９３２年３月

１２日,义理寿致孙念礼回信中,回答了孙念礼关于

“翟”“摘”两字读音的质疑,并引用了«中国地名大辞

典»«说文解字»«五方元音»和«佩文韵府»来证明自

己的观点[２０].义氏此函是针对孙氏同年２月１２日

来信的回信,孙氏原函未见,因而无法确知两人讨论

的究竟是何书名、人名或地名.义理寿使用的«中国

地名大辞典»[２１],为刘钧仁所编.而“摘”字例中,义
理寿引用的«说文解字»«五方元音»«佩文韵府»,以
及«康熙字典»等字书,均为他们讨论字音问题时的

主要参考书.
除了就书目信息展开讨论,义理寿在注释中也

对一些字形使用上的问题进行了沟通.如义氏注释

中将所有异体字字形修改为常用字形或标准字形,
如“睹”“覩”统一作“睹”,“爾”“尔”统一作“爾”,“韵”
“韻”统一作“韻”,孙念礼则倾向于迻录原书字体.
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如编号２４９号原著录为«音均

阐微»,义理寿在１９３０年７月２５日所作注释中称

“不理解 为 何 (孙 念 礼)把 原 目 录 中 的 ‘韵’改 成

‘均’”,并建议改成“韻”.今核原书,是书为光绪七

年(１８８１年)淮南书局刻本,孙氏是根据内封著录,
卷端则镌“音韻闡微”,孙念礼最终按照义氏的意见

改为“韻”[２２].
藏书印著录亦为欧美学者著录古籍的一大难

点,也是孙念礼与义理寿信件往来时不可回避的问

题.孙氏与义氏关于藏印的讨论,兹以甘鹏云旧藏

为例说明.甘鹏云(１８６１－１９４０年),字药樵,号翼

父,又号耐公,晚号息园居士,湖北潜江人,雅好藏

书,积架逾２０万卷.其书散出时,义理寿购得甚多.
葛馆所藏甘氏旧藏中,有其藏印近４０种,采用多种

不同字体刻成.孙氏为其一一编号,请教义氏.义

理寿及其团队反复辨认,制成表格有二(见图１):

图１　葛馆所见甘鹏云藏印表[２３]

如图１所示,表中r指red,w 指 white,r/w 指

阳文印,w/r指阴文印,其后数字指长宽尺寸.图中

用毛笔直接写成者为孙氏已读出者;数字编号重出

者为孙氏未读出者,前一个为照原形状摹画,后一个

为义氏团队所辨出;第一个３号为２号之误;第一个

３号首字义氏未认出①;１３号中“?”亦为义氏无法认

出者.孙念礼收到此表后就其所编目各书进行核对

修订.又第１３号印,孙念礼已在其所编订目录中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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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今核普林斯顿大学藏书,义、孙二氏未能识读之２号为阳文方印

“鄂(噩)中甘氏”.



2020

年
第5

期

铅笔补完为“潜江甘鹏云民国改元以后所收善本”,
可见孙氏在工作过程中经验亦逐渐丰富.需要指出

的是,表中误收一方不属于甘氏的藏印:４号印当为

清末山东金石收藏名家郭裕之(１８４７－１９１２年)所
有,由此也可见藏印对于义、孙二人来说确是一大

难题.

３．４　«葛思德东方藏书库书目»的完成

１９４１年,风雨欲来,太平洋战争即将爆发,义理

寿等美籍人士在华的安全也难以保障.出于对局势

的敏感,义理寿敦促拨款,编制印行了«葛思德东方

藏书库书目»(TitleIndextotheCatalogueofthe
GestOrientalLibrary)[２４].该目实为针对葛馆藏书

与书目所编的索引,用以检索与利用该馆藏书.义

理寿把其在华编辑及装订的书目及索引分批寄往美

国,并同时将一份复件寄给时任美国国会图书馆馆

长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２５].此时,孙念礼的工作

重心也放在了配合义理寿完成馆藏书目之上.
身在美国的孙念礼于１９４１年２月２０日收到了

义理寿寄出的第一批书目、索引,此后半年内陆续收

到余下几批.在１９４１年寄给孙念礼的信中,义理寿

一再强调时局已经极度紧张,战争一触即发,这也是

他加班加点工作并第一时间把完成的索引寄往美国

的原因[２６].情势紧急,义理寿甚至于１９４１年５月

１７日一天之内寄出两封信件给孙念礼.

１９４１年９月,义理寿告知孙念礼“索引终于完

成了,我现在把剩下的部分(包括题名页、前言和一

些必要的笔画表、部首表、勘误表等)发送给你”[２７].
在收到这个消息之前,为了将义氏索引的效用最大

化,孙念礼把义理寿所编的原始目录卡片添加了四

部分类号,并与已经到馆的义理寿目录做了比对,形
成分类文档.孙念礼认为添加并核对分类后的目录

卡片不仅可以满足当时的读者需求,也是对义氏索

引目录体系的有益补充和基础工作[２８].今就该馆

保存的部分原始卡片目录进行核查,每张卡片确有

后加的分类号笔迹,大部分分类号沿用至今.
义氏与孙氏合作完成的葛馆目录索引给包括国

会图书馆在内的其他北美中文古籍收藏重镇提供了

有益的参考.义理寿在给孙氏的信里就骄傲地表

示,恒慕义对葛馆的工作予以了高度认可[２９].作为

北美中文古籍收藏与编目的中心,美国国会图书馆

也是孙念礼争取合作的主要目标.几年之后,孙氏

还通过来馆编目的王重民向恒慕义提议,双方就善

本及普通本古籍的复本进行交换,并得到了恒氏的

认可[３０].
目前可见义理寿寄给孙念礼的最后一封信是

１９４１年１１月１２日,信中除了再次预言战争即将爆

发、其本人也很快将陷入危险,主要内容仍是关于定

稿索引印刷的相关情况[３１].在失去与义理寿这位

最佳搭档的联系之后,孙念礼并未停止对葛馆藏书

的揭示工作,而是拓展了思路,邀请时在美国国会图

书馆进行编目工作的王重民来馆,促成了该馆第一

次外来专家到馆编目,并完成了馆史第一部善本

书志.

４　促成王重民来馆编目

４．１　接洽与成行

北美高校图书馆一般不设中文古籍编目的专门

人员,故而延请专家来馆协助编目或组织联合项目

成了如今北美高校图书馆中文古籍编目的重要实现

形式.王重民与普林斯顿大学的合作就是这类合作

形式的开拓者之一,而时任馆长孙念礼为王氏最终

完成葛馆历史上第一次善本书志编纂起到了极为重

要的作用.

１９３９－１９４７年,王重民应时任美国国会图书馆

东方部主任恒慕义(ArthurWilliam Hummel,１８８４
－１９７５年)邀请,在该馆进行中文古籍善本整理.
孙念礼大约于１９３９年该项目初始阶段即听说了这

一信息,在给葛思德的信中,她提到了自己知道的情

况“据我所知,恒慕义博士和他的助手正在开展两个

项目.一是准备出版«清代名人传记合集»;二是对

国会图书馆馆藏书籍进行重新编目”[３２].恒慕义的

论文“中国书籍发展史”中,引用了王重民的观点,来
讨论关于敦煌卷子的相关问题,引起了孙念礼的

注意[３３].
虽然王重民至１９４５年底始到普林斯顿大学编

目,但就普林斯顿大学所藏档案,王氏与大学乃至孙

念礼个人的合作开始于１９４１年.彼时王重民通过

联系时任普林斯顿大学教师尤桐(号琴庵),提议普

林斯顿大学与大理的民族文化书院开展书籍交换项

目.正是该项目的进行,让王重民和孙念礼有了合

作的机会.王重民与尤桐分别拟定了«普林斯顿大

学与民族文化书院书籍交换中文书目拟单».王重

民在积极促成此次交换的同时,对尤桐所拟的购书

９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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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①.期间王重民并未与孙念

礼直接联系,而是通过尤桐与孙念礼及普林斯顿大

学进行协商交换事宜.在给尤桐的信中,王重民称

孙念礼为“雁女士”,此时他尚不知孙念礼的中文名,
而是根据其英文名“Swann”想象出了一个称呼.初

次合作后,孙念礼开始研究延请王重民短期来馆审

查目录的可能性,并与袁同礼进行了沟通.１９４５年

５月５日,孙念礼正式向王重民发来邀请.她提出

王重民可以在暑假前来馆,并且设法为其争取食宿

及报酬[３４].但是她最初并无一个明确计划,只是提

到请王重民解决馆藏编目存在的问题.
王重民在回信中则提出了自己的明确规划[３５],

孙念礼收到来信后迅速回应,邀请王氏于７月来普

林斯顿大学,并表示:“实话实说,我并不确定我们究

竟有多少书刊行于１６４４年以前,大约五百到一千

部.在您来之前,我将点查一遍并告知您.此外,我
们还有一些较晚的版本,同样想请您鉴定,如果我的

想法可以完成,我还希望您能为葛馆编一部馆藏善

本书目[３６].”同时,孙念礼请尤桐另草一函给王重

民,用中文详述其意.由此,二人初步商定了王重民

来馆工作的主要内容.王氏随即为来普林斯顿大学

工作的具体事宜作准备,他向孙念礼解释,自己用英

语写信比较困难,于是还得中文写给尤桐,请其转

达[３７].于是尤桐再次成为两人交涉的中间人,并参

与了王重民葛馆编目的全过程.
王重民整理了到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可能涉及

的主要问题,拟定八个主要问题(包括在美工作时

限、目前任务、预计完成时间、到馆工作时间、经费、
住宿等)寄予尤桐,尤氏译成英文后由孙念礼向普林

斯顿高等研究院院长弗兰克艾德洛特(FrankAyＧ
delotte,１８８０－１９５６年)报告[３８].王氏对葛馆工作

的乐观估计让孙氏大喜过望,她再次表示欢迎与兴

奋[３９].准备工作完成后,王重民与孙念礼进行了会

面.此后他向孙念礼表示,他计划为普林斯顿大学

编写的目录在格式上与国会图书馆一样,并且把为

明嘉靖刻本«分类补注李太白诗»与元刻本«集千家

注分类 杜 工 部 诗»所 著 的 书 志 作 为 样 本 寄 给 孙

氏[４０].从此起他对孙念礼的称呼才从“雁女士”改
称“孙博士”②.孙念礼则认可了王氏用书志形式撰

写馆藏目录[４１].
然而,此后由于王重民搬家及与房客戴维森

(Davidson)一家产生冲突等原因,他并未如愿立刻

成行.他只能无奈地请尤桐向孙念礼致歉及解释,
并一再保证“回国之前,一定给 Gest善本书编一

目”[４２].在这反复的过程中,孙念礼多次表示理解

与同情,王重民对其也极其信任与尊重.几经波折,
王重民最终于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１７日才终于到馆开始

编目.

４．２　编目与完成

王氏编目过程中所需的参考书,有些是随身携

带,有些是葛馆原有,但还有一部赵万里编的«北平

图书馆善本书目»,时葛馆尚无.于是孙念礼为其致

函国会图书馆借出,以便其使用.正如孙念礼所说:
“有您这样的中国目录学家来对我馆藏书展开研究、
编写书志,是我一直期盼的事.自从我们得到这些

书,我一直梦想能够为他们出版一部中文书目[４３].”
王重民为葛馆编目的成果是一部古籍善本书

志,由于最终并未出版,该书也没有一个确定的名

目,只有一个按葛馆惯例拟定的临时性名称 Notes
onRareBooks.根据其内容,善本书志之称更为符

合其目的与形式,该志手稿现藏于普林斯顿大学东

亚图书馆,采用西式精装订为四册,沿用该馆前例,
按经、史、子、集编为 A、B、C、D四类,每类一册.目

前除报告一篇外,还录有王重民写给尤桐和孙念礼

的两封信,给尤桐的信后提到要多加一段报告:
我编书的时候,见有三之一没有书签,

遇到一些困难,去问孙博士,他便立时可以

找出来,我非常惊叹她的这样熟练.可是

有她,固然没有找书的困难,将来仍应筹一

些经费,把那些书签写好.
可见,在王重民来馆编目以后,孙念礼依然亲力

亲为,予以协助.而王氏所谓的“熟练”,正是来自于

她对馆藏的了解,正如前文所备述,她曾亲自登录、
清点、审查、复核了当时馆藏所有藏书,王氏则称赞

她为“图书大家”[４４].
在馆藏书志前的报告中,王氏提到“我在葛思德

东方图书馆工作了三个礼拜,审查了经部全部及集

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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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三分之二明刻本”[４５].而馆藏书志却完整保存

了经史子集四部.因此留下一桩悬案:王氏是否在

三周内完成了所有善本书志,他何时再次来馆并完

成了剩下部分的编撰.在何义壮与东亚图书馆编目

员曹淑文的帮助下,笔者找到了藏于墨德手稿图书

馆的相关档案.王氏报告为１９４６年１月７日离馆

时所作,此后孙念礼于２月９日函请王氏再次来馆

续编书志,于是他此月又至普林斯顿工作两周左右.
此次他已经著录到了集部书,并在再次离开后通过

邮件请孙念礼代为核对原书[４６].之后,王、孙二人

在酬金支付上产生了一些误会,经过磋商,两位以海

外汉籍工作为志业的学者还是达成了一致[４７].王

氏于１９４６年１２月再次来馆进行编目,并于１９４７年

１月完成最后一次核查[４８].历时一年多,终于完成

了这项工作.在葛馆现存两人最后几次通信中,孙
氏写下了如下动人的话:

祝您能宁静地返回故乡,为您和您的

国家所面临的任务做准备.感谢您能查看

我馆所藏的善本,直至完成,尽管现在还没

有很多人能理解您为我馆所作的工作.随

着时间的推移和我馆书目的出版,我希望

您会觉得您所做的都是值得的.非常 感

谢您![４９]

王重民离开普林斯顿大学后,其所留下的书志

得到了包括孙念礼本人在内的该馆工作人员的充分

利用.其书志原稿上有两种铅笔校改,一种是孙念

礼所留,主要修正了编号与分类号;一种为铅笔注

释[５０],为胡适所作.虽然由于时间、参考书、比较对

象等条件限制,王重民书志难免有不少错讹之处,但
其依然为该馆后来的书志书目编纂奠定了基础.

１９７０年,时任台湾“中央图书馆”馆长的屈万里到馆

续编善本书志,其初稿也是在复印的王重民书志上

用蓝色钢笔逐一批评修改.
尽管几经努力,此目仍未能如孙念礼所愿出

版[５１],但其为葛馆创立的延请专家来馆进行合作编

目的传统,却如火炬般得到了后来者的继承,至今

不息.

５　结语

１９２０－１９４０年的海外中文古籍编目、典藏及整

理工作,较之国内难度更大,许多汉学专家投入到此

项工作中,并为之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孙念礼从

１９２８年开始受聘于麦吉尔大学葛思德华文藏书库,
随着这部分藏书从加拿大辗转至美国普林斯顿.从

其准备期间的努力,到独自查核馆藏古籍,再到与义

理寿、王重民等中外学者同心协作,历经２０年时间,
终于完成了馆藏古籍的登记编目.她在工作中面临

并解决的一个个难题,实际上也是同时期各北美乃

至海外汉籍收藏均需面对的.精细的准备、审慎的

态度、不断的沟通以及努力地争取合作机会保障了

孙念礼以非汉语母语学者的身份完成了古籍典藏与

编目工作,为该馆后来发展为有近百年传统的中文

古籍收藏重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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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rchRelayDownOverseas:ResearchonNancyLeeSwanns
ProtectionofChineseRareBooks

LingYiming

Abstract:NancyLeeSwann,anAmericanSinologist,onceservedasthecuratoroftheGestLibraryof
McGillUniversityinCanadaandPrincetonUniversityintheUnitedStatesforalongtime．ShewasresponＧ
sibleforthemanagementandcataloguingofChineserarebooksinthelibrary．Swannscooperationwith
RobertdeRésillacＧRoese,IrvinVanGillis,GuionM．Gest,etc．hascompletedthecataloguingandreservaＧ
tionoftherarebooksofthelibrary,layingafoundationforthelibrarytobecomeoneofthemostimporＧ
tantcenterforthecollectionofChineserarebooksandSinologyresearchinNorthAmerica．UnderheracＧ
tivepromotionandcooperation,WangZhongmincarriedoutthereviewandcataloguingofrarebooksin
PrincetonUniversity．Thiscooperationcreatedthetraditionofcooperativecataloguingofthelibrary．
ThroughsortingoutSwannsletters,archivesanddifferentversionsofcataloguesstoredinPrincetonLiＧ
brary,wecanfindoutthecontents,methodsandmodelsofherwork,andprovideareferencecaseforthe
studyofhistoryofoverseasprotectionofChineserarebooks．

Keywords:NancyLeeSwann;GestChineseResearchLibrary;ProtectionofChineseRareBooks;
WangZhong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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